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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漫画的创始人

丰子恺1898年生于浙江石
门（今嘉兴桐乡石门镇），后进入
浙江第一师范读书，师从李叔同
和夏丏尊两位教育大家。1921
年，丰子恺去东京学习音乐和绘
画，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
日本画家竹久梦二的《梦二画集·
春之卷》。竹久梦二是一位自学
成才的画家，专攻简笔漫画，在当
时可谓自成一家，他的画构图技
巧来自西方，但画趣却是东洋
味。丰子恺觉得这些漫画简直就
是“无声的诗”，从竹久梦二作品
中，丰子恺找到了日后从事美术
创作的窍门和途径。

回国后，丰子恺应夏丏尊之
邀到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
学教书，当时在此做教员的还有
朱自清、朱光潜等人。上虞是有
名的茶乡，他们教课之余，便到丰
子恺的寓所“小杨柳屋”喝茶雅
谈，说些逸闻趣事。朱自清后来
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小客厅里，
互相垂直的两壁上，排满了那小
眼睛似的漫画稿；微风穿过时，几
乎可以听出飒飒的声音。”朱自清
非常喜欢丰子恺的漫画，每看到
佳作，便要求丰子恺再画一幅送
他，他说：“一幅幅的漫画如一首
首的小诗——带核儿的小诗，就
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
有一天，丰子恺等人照例在家闲
谈，孩子们跑进跑出玩耍，丰子恺
顺手为朱自清女儿画了一幅漫
画。朱自清看了爱不释手，便请
夏丏尊题字，夏丏尊当即在画上
题了“丫头四岁时，子恺写，丏尊
题”，后来朱自清将这幅画用作了
散文集《背影》的插图。

丰子恺的“小杨柳屋”聚会成
为当时白马湖畔有名的文化沙
龙，丰子恺据此创作了漫画《人散
后 一钩新月天如水》。画面上，
木方桌上搁着一壶清茶和几只茶
盏，天边只剩一弯新月，冷悬在高
高卷起的竹帘边上，喝茶人早已
散去。在画面阔大的留白处题有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一句，
整幅画诗意弥漫，令人遐思。朱
自清特别欣赏丰子恺这幅画作，
将其推荐给《我们的七月》杂志发
表，当时在上海的郑振铎见到此
画十分喜欢，说这画给人一种“说
不出的美感”。

1925年，郑振铎委托胡愈之
向丰子恺约稿索画，当时郑振铎
正主编《文学周报》，《文学周报》
是上海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

在文化界知名度颇高。此后，丰
子恺的画作即在《文学周报》陆续
发表，并被冠以“漫画”的题头，中
国从此也有了“漫画”这个称呼。

文人绘画是中国绘画的一大
特色，丰子恺先生曾经说过：“西
洋文化亦分业，画家有胸无点墨
者，故其作品也多匠气，毫无风
韵。中国画饶有风韵者，正为画
家多兼文人之故。”丰子恺漫画是
标准的文人漫画，他也是中国文
人漫画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他
的画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半似写
生，半似漫画，明白如话却又趣味
盎然，让人看后久久不能忘怀。
丰子恺自谓其漫画创作可分为四
个时期：一是描写古诗词时代；二
是描写儿童相时代；三是描写社
会相时代；四是描写自然相时代
——读过丰子恺画作的人都知
道，的确如此。

缘缘堂旧事

京杭大运河在浙江桐乡石门
镇形成了一个120度的大转弯，
由此折向东北，这就是有名的石
门湾，丰子恺的家缘缘堂就坐落
在石门湾附近。

其实最初的缘缘堂是丰子恺
在上海江湾永义里的一处临时寓
所，当时他在沪上教书，恩师弘一
法师（李叔同）来上海住在他家
里，丰子恺便请求法师为寓所起
名。

弘一法师让丰子恺在小纸条
上写上许多他喜欢且能互相搭配
的文字，团成纸球，撒在释迦牟尼
画像前的供桌上抓阄。结果丰子
恺两次都抓到了“缘”字，于是寓
所就命名为“缘缘堂”。丰子恺请
法师题字，装裱后挂在书房，此后
丰子恺又迁居多处，但都将老师
写的这个匾额随身携带，形影相
随。

1932年底，在外漂泊了十几
年的丰子恺回到家乡石门湾，第
二年春天，他用积攒的稿费在自
家老屋后建造了一幢三开间坐北
朝南的小楼，这就是今天我们常
说的缘缘堂。因为弘一法师写的
匾额太小，所以又请马一浮先生
重新题写。

缘缘堂是丰子恺自己亲手设
计建造的，高大、轩敞、明爽、雅洁、
幽静，一家老小在此生活，互亲互
爱，其乐融融。丰子恺在院里安装
了秋千，还种上了各种花草树木，
一到暑期孩子们放假归来，缘缘堂
就变得格外热闹。在丰子恺女儿
丰一吟记忆里，缘缘堂就是一个儿

童乐园：“爸爸请人在院子里搭起
架子，上面铺上一大片竹帘，院子
就晒不到太阳了。我们一大群孩
子在竹帘下玩耍，摘几张芭蕉叶
子，铺在地上，往上面一躺，叶子凉
爽爽的，透过竹帘的缝隙还能看到
闪烁的蓝天。”丰子恺也在文章中
写道：“我真心地疼爱孩子：他们笑
了，我觉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他
们哭了，我觉得比我自己哭更悲
伤。”

丰子恺在给孩子们带来欢乐
的同时，也创作了大量艺术精
品。1935年，丰子恺与叶圣陶合
作出版了一套《开明国语课本》，
叶圣陶编写内容，丰子恺书写并
画插图。丰子恺很了解孩子的心
理，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画的都
是孩子最喜欢、最熟悉的东西，所
以小孩都喜欢看，直到今天这套
民国老课本依然畅销不衰。

抗战爆发后，缘缘堂毁于战
火，当时流亡在江西萍乡的丰子恺
得悉消息后十分伤心，写了许多回
忆文章，他在《还我缘缘堂》一文中
这样写道：“然而黄昏酒醒，灯孤人
静，我躺在床上时，也不免想起石
门湾的缘缘堂来。此堂成于中华
民国二十二年，距今尚未满六岁。
形式朴素，不事雕而高大轩敞。正
南向三开间，中央铺方大砖，供养
弘一法师所书《大智度论·十喻
赞》，西室铺地板为书房，陈列书籍
数千卷。东室为饮食间，内通平屋
三间为厨房、贮藏室及工友的居
室。前楼正寝为我与两儿女的卧
室，亦有书数千卷。西间为佛堂，
四壁皆经书。东间及后楼皆家人
卧室。五年以来，我已同这房屋十
分稔熟。现在只要一闭眼睛，便又
历历地看见各个房间中的陈设，连
某书架中第几层第几本是什么书
都看得见，连某抽斗（儿女们曾统
计过，我家共有一百二十五只抽
斗）中藏着什么东西都记得清楚。
现在这所房屋已经付之一炬，从此
与我永诀了！”

缘缘堂不仅是丰子恺和孩子
们最喜欢的家，更是他的精神家
园，他不仅多次作文描述，并且还
把自己的文章以缘缘堂名义多次
结集出版，譬如《缘缘堂随笔》《缘
缘堂再笔》《缘缘堂新笔》《缘缘堂
续笔》等等。抗战胜利后丰子恺
一家重返家乡，他们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凭吊缘缘堂。

“猫伯伯”风波

1949年后，丰子恺在上海工
作，后来还相继担任了上海美协

主席和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等职。
1962年，《上海文学》向丰子

恺约稿。与他联系的编辑是一位
名叫罗洪的女作家，也是丰子恺
的老熟人，抗战时期在桂林就熟
识。两人多年不见，他们说到桂
林的老糯米酒，谈起当年的人和
事，相谈甚欢。两周后，丰子恺将
《阿咪》一文便交给罗洪。

丰子恺原来曾经写过《白
象》一文，称赞一只名叫“白象”
的猫，也写过一篇《贪污的猫》，
这次的《阿咪》写的还是猫。丰
子恺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这猫
名叫‘猫伯伯’。在我们故乡，
伯伯不一定是尊称，我们称鬼为

‘鬼伯伯’，称贼为‘贼伯伯’，故
猫也不妨称之为‘猫伯伯’。”
后来丰子恺觉得这段文字在语
气上不够连贯，于是便在《阿
咪》清样上，于“称贼为‘贼伯
伯’”句下又补加了“称皇帝为

‘皇帝伯伯’”一句，但后来因版
已排无法插入，故未在刊物上印
出。

《阿咪》在《上海文学》发表
后，受到读者和媒体的好评，但丰
子恺万万没有料到，这篇短文后
来竟然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1966年6月，上海中国画院
出现了第一张批判丰子恺的大
字报，内容便是针对丰子恺的随
笔《阿咪》。随后，上海文艺界
将《收获》杂志、电影《早春二
月》和散文《阿咪》等列为重点
批判对象。据《丰子恺反革命狰
狞面目的大暴露——评〈阿咪〉
及其插图》一文披露，丰子恺文
中的小白猫“阿咪”和黄猫“猫
伯伯”，“是影射、攻击伟大的毛
泽东思想”，是“借题发挥”，丰
子恺给黄猫起了个名字“猫伯
伯”，并且还解释说：“伯伯不一
定是尊称。我们称鬼为‘鬼伯
伯’，称贼为‘贼伯伯’，称皇帝
为‘皇帝伯伯’。”批判者发问：

“丰子恺究竟要影射谁，不是很
清楚了吗？”

其实在江浙一带，“伯伯”之
类的词真是寻常得很，这种语言
习惯对于丰子恺这种老江南来
说也是习惯成自然，我们在丰子
恺的文字中就经常读到一些江
南方言俚语，譬如用“白场”代场
地，用“捉草”代割草等，另外他
在给幼子的家书中还有这样的
话：“家中一切平安，猫伯伯也比
以前胖得多了。”难道这也是影
射不成？

但没人听你解释，丰子恺为

此吃尽了苦头。

艺术大师丰子恺离开这个世界已整整40年了，这位让许多年轻人都感到陌生的名字，近年来却频
频进入人们的视野，从他绘制的民国老教材，到各种以其漫画和随笔为主题的书籍，都被争相出版发
行，受到读者的热捧，而由这些作品引发的关注与讨论，更是遍布海内外媒体。

读者眼里的丰子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他多才多艺，绘画、音乐、文学、金石、书法无
所不通，尤其是其作品流露出的浓浓的哲理和禅味，更是让人推崇不已。

丰子恺
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

▲▼丰子恺漫画作品

1935年，丰子恺与叶圣陶
合作出版的《开明国语课本》

漫话


